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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是花园酒店的自助早餐，
郭副书记陪胡组长坐一桌，检查组
的其他五人坐一桌，郁洋和区委
办、区政府办的几位副主任，还有
农办的李主任坐一桌。大家谈论
着天气，台风过后，有人说今天会
特别热，有人说估计还是阴天，争
论被台风阻挡的副热带高压是否
会重新控制本地区，但都对将要下
去的扶贫检查讳莫如深。政府办
的徐主任向农办的李主任调侃道：

“李主任，你昨晚没干坏事吧，今天
可别出岔子！”“与我昨晚干的事何
干？”李主任瞪着眼，脖子一梗说，

“反正我是顶着雷往前走。”几个人
都哈哈笑起来。

早餐完毕，检查组成员回房间
开了个碰头会，时间很短，大约只
用了十分钟。出来后胡组长即宣
布他们六人分头去看六个乡镇，每
个乡镇抽查一个贫困村的扶贫档
卡，再入户调查三个贫困户。徐主
任听说后急得直跺脚，本来已派一
辆中巴车停在酒店门口，现在用不
上了，又打电话从区政府公车平台
要来六辆小轿车。

分组方案随之确定，由郭副书
记和郁洋陪同胡组长检查白云寺镇

马鞍村。其他五名成员分别由区委
办和政府办人员及农办的李主任陪
同，中午之前要检查完毕，并赶回酒
店用餐，不给乡镇添麻烦。郁洋对
马鞍村的情况比较熟悉，是他以前
任区史志办副主任时包保过的贫困
村。趁上卫生间的工夫，他将公文
包里关于白云寺镇和马鞍村的扶贫
资料用手机拍下来。

天还阴着，路旁被雨淋湿的杨
树叶，像是重获生命似的闪闪发着
碧绿的光，空气清新，令人心神愉
悦。郁洋用手机朝车窗外拍了几
张照片，然后装着查看照片似的，
调出刚才在厕所拍的马鞍村的扶
贫资料，迅速默记。

“胡组长，我们要去的马鞍村
可有些来历。”郭副书记没话找话
似的说，“隋唐年间，秦琼有一段故
事叫‘卖马当锏’，他就曾在该村的
一棵银杏树上拴过那匹黄骠马，因
此叫马鞍村。”

“哦？”胡组长问，“有依据吗？”
“这个镇之所以叫白云寺镇，

是因为这里有一座寺庙叫白云寺，
那棵千年银杏树就在寺庙门口，等
会儿我们可以看见。”郁洋回头说。

“银杏树在说明不了问题，怎

样能证明秦琼拴过马才是关键，牵
强附会的故事见得多了！”胡组长
漫不经心，语调平淡。

“胡组长说得对。”郭副书记嘿嘿
一笑，“这是历史传说嘛，不过这个传
说可不是今人瞎编的，乾隆年间的
《淮城州志》即有记载。我们已将《马
鞍村的传说》整理成民间文学，申报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相对于
其他地区申报的历史传说，我们的
材料还算比较扎实过硬的。”

“是吗？”胡组长鼻子深处“哼”了
一声，像是含有一种讥讽的话外音。

似乎为了消除由于尴尬而陷
入的被迫沉默，郭副书记故作爽朗
地说：“郁主任，你给胡组长介绍一
下马鞍村贫困户的情况。”

郁洋非常庆幸一直在默记手
机上的数字，终于派上了用场，清
了清嗓子说：“马鞍村不属于贫困
村，水泥路、电力设施和宽带网络
全都通达，贫困人口的比例也低于
百分之三的贫困村标准。去年统
计全村有贫困户五十五户，今年退
出四户，但重新摸底又新增两户，
目前有贫困户五十三户，共计一百
七十九人，由市统计局结对帮扶四
十五户，剩余八户由区爱卫办帮

扶。马鞍村的村支书叫钱守成，驻
村第一书记是市统计局的城调科
科长连瑞。”

郁洋说完，胡组长和郭副书记
两人都一声不吭，仿佛什么也没有
听见似的。倒是司机偏头看了他
一眼，微微一笑。

郁洋又说：“向胡组长特别汇

报一下，我们隐山区的扶贫工作有
一项创新做法，由区扶贫办给每个
贫困户家里的墙壁上都钉一个笔
记本，如实记载我们包保干部的联
系方式和扶贫日志，确保全区扶贫
干部的工作轨迹全都有据可查，做
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郁洋，你是哪个学校毕业
的？”胡组长忽然问。

郭副书记笑着说：“郁主任是
我们隐山的高才生，中国人民大学
毕业，以前在区地方史志办任副
职，今年才通过公选被提拔为区扶
贫办主任。”

胡组长“嗯”了一声，又问：“郁
洋，你专职干扶贫工作，可有什么
体会？”

郁洋想了想，说：“我虽是扶贫
办主任，但觉得扶贫工作没有局外
人，假如各级各单位的干部都能甘
当扶贫工作的局内人，扶贫工作就
好开展了。”

“这个说法好。”胡组长似乎
情绪有所缓和，沉吟道，“你这个
在农民家的墙壁上钉扶贫笔记本
的办法不错，像我们建立扶贫档
卡一样，这是一种形式，看上去并
不代表内容。有一些干部诟病当

前的扶贫工作，说是形式大于内
容，甚至说什么纸上扶贫。说的
对不对？我认为对。但他们只看
到了事物的表面，一叶障目，盲人
摸象，没能领会事物的实质和内
涵，自负无知，可悲可叹。我们要
求扶贫档卡必须逐户校准，做到
零差错，看上去是形式，但要知道
形式决定内容。形式不真实，内
容必然虚假。如果扶贫档卡不
清，必然责任不清。责任都没捋
清楚，帮扶措施必然也是一盘糊
涂账。形式工作落实不到位，就
是懒政怠政，为官不为！”

“说得好啊，形式工作都没做
好，怎么能把内容落到实处？”郭副
书记击掌称叹，身子往前一倾，“胡
组长抽时间给我们隐山的干部上
一堂辅导课吧？”

胡组长笑了一下，说：“课就不
用上了，也不是我的职责。省委要
求各级干部转变工作作风，扶贫工
作不单具有帮扶贫困户的意义，也
是对我们干部作风最好的检验平
台，是考核干部作风的极佳载体。
作风不转变，什么工作都难干好。
扶贫工作简单点说，就三个问题，
帮扶谁？谁来扶？怎么扶？这三

个问题解决好了，扶贫工作想不取
得成效都难。”

郭副书记连连颔首：“我们苏
书记对全区的扶贫工作总结了‘三
个不愁’，着力解决贫困户‘吃不
愁、穿不愁、住不愁’，和胡组长的
说法一样生动形象，切中要害啊！”

说话之间，车子穿过一片树
林，抵达马鞍村口。郁洋指着村口
一棵树冠如盖的银杏树说：“秦琼
就是在那棵树上拴过马。”胡组长
朝车窗外看了一眼，却瞥见村部门
口停着一辆轿车，车身上写着“法
院”两个字，忽然像被触动了某根
敏感神经，情绪瞬间发作，质问道：

“你们派警车来干什么？为什么要
动用警车？”

郁洋看了看那辆车，心想明明
是法院的车子，法院下乡办案或者
办事，我们也管不着啊。刚想解释
没有派警车来，胡组长用手指戳着
车窗外面，愤然说：“党风就是让你
们这样搞坏的！”

郁洋没想到他会这样说，但既
然他已如此认定事实，自己更加不
好去解释了。他回头看了
一眼，瞥见郭副书记正一
边摇头一边苦笑。 11

连连 载载

书人书话

1898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
一年。德国《法兰克福报》的记者保
罗·戈德曼受报社指派，在这一年来到
了中国，专程对中国的经济、军事、司
法等进行考察。他从香港登陆，经广
州、上海深入中国腹地汉口、武昌、胶
州、天津、北京，采访了李鸿章、荣禄、
陈季同、广东总督秘书兼厘金局局长、
上海道台等晚清人物。作为外国人探
访中国的历史记录，该书具有不可替
代的史料价值，读者可以通过富有现
场感的“他者”视角，感受晚清帝国在
艰难危局中转型的重要历史细节，进
而看到清末中国社会的鲜活风貌。

保罗·戈德曼在中国的这段采访
记录，观察细微，文笔优美，对中国民
间和中国老百姓的认可度很高。这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能可贵。时
隔百年，这本书能够被发现、翻译、出
版，甚至有网友将这本书的历史价值
与《马可波罗游记》、与斯诺的《红星照
耀中国》相比较，认为是外国人写中国
的图书中的佼佼者。中国与世界，处
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我们需要历史
的沟通、文化的沟通，需要消除偏见，
需要相互尊重。这也是这样一部史料
著作在今天出版的另一种价值和意义
所在。

《1898年的夏日》：一个德国记者的中国观察
新书架

♣ 付如初

身处小小说大本营郑州的莫小谈，
近年来风头强劲。他延续写意风格，注
重人性开掘，达到虚实交融、言简意丰效
果。他的力作《蝉鸣》（《百花园》2021年
第6期），被评为“中国小说学会2021年
度好小说”，从中可见一斑。

小说讲述了夏日寺院蝉声中，孩童
时代的“我”，慧明和尚施饼、诺饼、止饼
的故事。通篇并无复杂情节，大道至
简。如书法家对于大写“一”的忌惮，于
浅显质朴中开拓灵魂深度，莫小谈逆流
而上，大胆挑战自己。

《蝉鸣》美在立意之高，让人感悟题
旨内蕴之厚，会意至深。小说艺术，如僧
人闭目打坐内修，自具教化真善美的功
能。蝉叫停而鸣声延宕不休犹萦绕于
耳，丝丝缕缕润物无声，透射出悲悯情
怀。却有动有静，虚实相生。

对于作者来说，每篇小说都会以各
种方式阐述心声。《蝉鸣》则间接让人们
悟出：别人赠予的，你可以有选择地坦然
接受，别人的东西未经允许绝不可轻举
妄动，尤其是偷抢私自占为己有。这是

一种高度文明的自觉、严谨的修为和严
格的自律，却是本本分分做人需要坚持
的原则。作者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去强
调和抨击什么，而是通过神秘氛围营造，
时时处处提醒你人生关键时刻要回避什
么、拒绝什么。这种看似不自觉的换位
思考，善意互动，以人为核心，多种文化
交织融合，让多义性酝酿发酵共同发力，
凝聚强大气场，形成醍醐灌顶振聋发聩
的艺术效果。拒绝身外之物，在“伸手”
之前自我棒喝及时止损，应是人的本能，
从这一角度理解，我们不妨将它归为一
篇廉洁题材的小小说。

《蝉鸣》贵在语言洗练唯美。作者似

高明的画师，笔墨浓淡尽蕴于胸，点线勾
勒，下笔如神。西山禅房，蝉鸣幽树，活
泼稚童，慧明和荷，甜美鏊饼，得后不得，
白描素达，充满电影画面感。富具辨识
度的散文化语言直通受众心径，21个叠
词和大量动词飞跃，使语言会呼吸有节
奏感，充溢灵气和锐气，令人走心。通感
和隐喻手法运用自如，化石成金。人与
蝉，饼与人，物与我，不同视角解读均可
让人苦思良久。寓言式风格最易让人冥
想后顿悟：蝉对马鬃套的好奇心使它被
人所“围猎”，人面对诱惑时，是不是如
蝉，欲念加身当悬崖勒马，才不至于被套
而身陷囹圄呢？

情节上，《蝉鸣》通过虚中藏实，实里
含虚来推动，小切口推出大纵深。如锯断
巨木，锯锋所至，沧桑年轮纤毫毕现。孩
童套蝉，慧明施饼，允诺授饼，禅房止饼，
并不曲折。这些若有若无真假莫辨的记
忆之实，掺和着禅意笃思人生舍得哲理之
虚。作者言而不尽其意，善于为读者留
白，隐而不发。加上第一人称“我”的讲
述，增加了真实感，自然以小博大，以物喻
人，力透纸背。悄然无声地把那些关于真
善美的道义，输入我们的心里，生根发芽，
终生相随。传递出人生当慎独、善止贪欲
的处世之道，妙不可言。

结尾在“我”觅而不得答案，慧明突
然圆寂。石破天惊，戛然而止，余韵悠
长，耐人寻味。

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说，文学最根
本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
础，可以帮助我们确定正当的道义观，提
升了人性的质量。莫小谈以小说形式

“壁画”出的这种悲悯情怀，恰好可以弥
补当代中小学教育缺失的情感教育，善
莫大焉。

♣张中杰

百姓记事

嬉戏嬉戏（（国画国画）） 代礼胜代礼胜

礼让行人
♣ 高玉成

诗路放歌

柴火
♣ 张俊梅

是一段亲情
被搁浅在遥远的村庄
如我年迈的父母
想起
便滋生一种暖暖的疼

最初的记忆
柴火都是潮湿的
等不及晒干的玉米秆，或者
被雨水淋透的枝蔓
母亲的眼泪早已被熏干
为一顿饥肠辘辘的早饭

引火草
是她珍藏的全家的希望
多雨的秋后
炕席下的麦秸
一次又一次被掏空

霜降
却一层又一层地被加重
母亲说
要赶在大雪封门之前
去槐林里寻找残枝败叶
以备过冬

那时的冬天真冷
冷到，今天
偶尔触及一根无辜的柴草
曾经冻疮的双手
还会隐隐作痛

于无声处聆禅意

老王进城看儿子，经过路上的斑马
线，照例是左顾右盼，等汽车过完了自己
再过。然而，汽车见到老王，却主动停靠
在斑马线边上，不进也不退了；老王等
它，它好像也在等老王。老王心想：咦，
这是啥意思，你不过，我怎么过呀；这不
跟马三立“扔靴子”相声似的，你靴子不
落地，我可一直等着呢。

老王正纳闷，忽见车里的驾驶员一
个劲地朝他摆手。老王明白了：这是叫
咱先过呢。于是老王蹑手蹑脚、忐忑不
安地过了马路；转过头来，才见汽车缓缓
驶去。

到家给儿子说起此事，儿子笑道：老
爸您不知道，现在的交通规则是机动车礼
让行人。也就是说，斑马线上汽车必须等
行人先过，汽车才能过；最近还在开展礼
让行人百日专项行动呢。老王问儿子：你
说礼让他就礼让了？他要不礼让咋办？
儿子说：不礼让就扣3分，罚200元。

第二天老王又上街，想看看这礼让
行人到底灵不灵。刚站到斑马线上，过
往的车辆果真就停靠在斑马线边了。老
王心里一热，不胜感叹：哎呀，活了大半
辈子，都是咱让车，哪有车让咱的呀。过
去过马路，都是站在斑马线上，眼看着汽
车往来穿梭，好不容易找个空当，还提心
吊胆地一路小跑，生怕从哪里窜出来个
车碰上。现在咱往这一站，手都不用抬，
车就主动给咱停下来让路，又安全又暖
心，真是文明了、进步了呀，好、好、好！

第三天老王又上街，这回不再是勾
头缩脑、蹑手蹑脚，而是腆着肚子、大摇
大摆地过斑马线了。突然，一辆轿车急
驰而来，擦着老王的鼻子尖飞驰而去，
帽子都差点被风掀飞，把老王惊出一身
冷汗：说好的礼让行人，咋又不礼让了
呢？再快半步，后果不堪设想啊！

回家告诉儿子，儿子哈哈大笑，说：
新规出台，执行起来总要有个过程嘛；多
年的陈规陋习，哪能说改就改掉了。驾
驶员固然要遵章守纪，您自己也要对自
己的人身安全负责任呀。您老人家可不
能把自己的人身安全，全部押在驾驶员
身上啊。

老王问儿子：那该咋办呢？儿子说：
咋办？一慢二看三通过，看清楚汽车礼
让您了，您再通过呗。

老王一想：有道理。遵章守纪靠大
家，个人安全归自己；别人再注意，也不
如咱自己提高安全意识呀！

灯下漫笔

♣ 张向前

雪落无声
窝了半个冬天的雪花，终于没有憋

住，纷纷飘扬起来。我一直怀疑天空不
空，现在却怀疑它究竟有多远多深，能掩
藏住这么些个活泼泼的精灵。

来得突然的一场雪，飘得那么纯洁。
雪花从看不见的天空深处喷涌而出，张扬
着，歌唱着，跳跃着，无处不在地撒欢。“草
木之花多五出，独雪花六出”。六角形的
晶莹剔透，几乎找不出一模一样的两片，
就像人，充满特质和个性。这不是哲学道
理，这是自然，充满哲学道理的自然。

雪，应该算一个画家，涂抹一切，覆盖
一切，广被天地，随意作画。没有雪的冬
天，注定是寂寞的。雪花漫散无羁，才能实
实在在地触摸到寒冷季节的骨骼与肌肤。
雪织起的一张大网了无边际。天与地之间
没有了空间，天和地之间只剩下空间。

时近黄昏，灯光起来了，与白雪相衬，
世界一笼统，黑得不太黑，白得不算白，迷
迷蒙蒙的样子——这或许就是所谓诗一
样的境界，容易引发人的感慨。难怪古人
喜欢在下雪的日子或夜晚煮茶饮酒、吟诗
作句。

“窗外正风雪，拥炉开酒缸。何如钓
船雨，篷底睡秋江。”杜牧的闲适，却远不
如元好问的深情：渺万里层云，千山暮雪，
只影向谁去？

他们都在经年之外，抚慰不了我此时
的忐忑。车在雪中穿行，轮下绵软，恍若

于海上行舟，四处一片空蒙，有些飘浮的
不确定感。路边的冬青叶上已经层叠雪
花，只露出一些边缘。枝叶间的空隙，已
渐次为雪花填满。红灯停处，行人如过江
之鲫。车头左前方，一蓝袄小女孩，背着
一个漂亮的书包，看起来就十来岁的样
子。也许是刚放学回家，走过路口，她便
放慢了脚步，张开纤巧的手掌，接着空中
飘来的雪花。她兀自看着掌中的雪花慢
慢融化，脸上浮现快乐的神情。她在雪中
嬉戏、玩耍，把自己旋转成一片“雪花”。
那件蓝袄在雪夜中十分地抢眼，她不知
道，很多的路人都看着她，看着她的天真
与纯粹，就像她看着手中的雪花。此刻，
世界是属于她的，雪花是属于她的。有人
说，一生中总会有那么一次雪花，飘落于
我们的梦中。或许，这正是飘落于她灵魂
之中的那场雪，美好与希冀正在向她示
好，或招手。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女孩来
说，她无疑陶醉在自己的想象里。多想摘
颗颗星星，放在她的手中，闪亮在她未来
的行程里。

车裹了一身雪装，行至小区门口，自
动电子杆怎么也不抬起来？扫号的电子
屏上，显示的车牌号总不相符，或是前面
的省份简称错了，或是后面的数字符号乱
码。后退，再近前，不对；再后退，再近前，
还是不对。

莫非是天太冷，电子系统被“冻坏

了”？正在我一筹莫展时，一片黑色的“雪
花”飞了过来，那是穿制服的保安大叔从
十米开外，奔跑到车前。“您稍等。是雪花
挡住了车牌，加上雪花反光投射到显示屏
上，识别不出真实的车牌号码。”保安大叔
边说边弯下腰，迅速地伸出右手，来回拨
拉了两次车牌上的积雪。我看见他的手
并没有戴手套，在寒风中通红。仅仅几秒
钟，显示屏上就显出了正确的车牌号码，
挡杆瞬时自动抬升起来。不等我道谢，那
片黑色“雪花”又以旋风般的速度跑到院
门口，耐心地帮助指导往来的人们扫码进
出小区。雪中的这一幕，让人温暖。我
想，后面的车遇到这种情况，他又会旋风
般地跑过来……

夜色中，一朵一朵“蘑菇”样的花儿开
着。那是人们在雪中撑伞排队做核酸检
测。队伍蜿蜒绵长。不一会儿，黑色的、
紫色的、黄色的伞上都堆积上一层薄薄的
雪花，一切都成为最素色的装扮。我隐没
在队伍中，安静地等待。

简易的帐篷里，灯光灿然，两个白衣
天使忙碌着。张嘴，涂抹咽部，折断棉签，
装进试管，手掌消毒，再拿起一枝新的棉
签……几个动作一气呵成，行云流水一般
娴熟。这是反复操练千万次的结果，背后
的艰辛不言而喻。

排队的人员在减少，似乎也在增长，
就像水流，一种源源不断的态势。穿红马

甲的志愿者前后奔跑着，维持着队伍。核
酸检测多少次了，人们心里已不再恐慌，
秩序井然地挪动着，友好地配合着。听到

“谢谢”两个字时，白衣天使镜片后的眼神
里，闪烁着一种劳累后的欣慰。

雪花飘舞的夜晚，寂静而安然。在收
集转运的间隙里，白衣天使伸直腰，往后
一靠，伸开双臂、双脚，仰倚在椅子上舒展
筋骨。毕竟连续五六个小时没有吃喝、休
息。洁白的衣服显得有些臃肿，却像一片
一片慵懒调皮的“雪花”。一片一片的永
不融逝的雪花，与这个洁净的世界融为一
体，风过无痕。

人们都静静地站立着，没有一个人说
话。难得一小会儿的休憩时间显得如此
和谐与悠长。

夜深了，还有人在聚集，灯光下的忙
碌依然。树沉默着，草沉默着。纷扬的雪
似乎覆盖了一切，似乎一切都不曾覆盖。
在雪面前，人类的喧嚣无声无息。

“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这
是法国著名思想家伏尔泰的禅悟。而他
们，蓝袄女孩、黑制服保安、白衣为甲的天
使，还有着红马甲的志愿者，他们在雪中闪
耀，成为雪的一部分……他们中的每一片
雪花都是落向世界的一道光，温暖着人间，
照耀那些迷茫而充满希望的前行的路。

雪，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在天空静静
缤纷……

明月夜(外一首）

♣李鸿雁

忍不住泪
那就流吧
如此，山冈上
就能浇灌出满坡念想
长出一地白月光
并能解三分醉意
免得双眼酩酊的他
把树们摇歪
把自己的影子踩碎

少年种松满东冈
十年啊
生与死两茫茫
小轩窗，还在
明月夜，很长
足可以
让那个叫苏轼的男人
走上长长的一生

山河令
山河有令
北风，即日开斩
寒鸦入林
瘦马入厩
草木丢盔弃甲
芦花身披素衣
低垂下满头霜染的白发

北风这个刽子手
押着落叶、残阳上路
黄昏，一片血色后
天地静穆，月朗星疏
岁月，攻城略地
恍如废掉一座旧城池
开辟一个新国度

雪山飘逸图（国画） 沈钊昌


